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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课 广传教法与工布查布之历史论辩

〔财旺诺布 约 50–53 岁（1747–1750 前后）·与工布查布书信论辩｜地点：拉萨·传法各地〕

上一堂课提到，财旺诺布开始向许多信众传法，也与一些学者、尤其是特别讲到的工布

查布有书信往来。这在学界是很重要的文献，历史上也非常重要。虽不知工布查布的学识究

竟到什么程度，但从财旺诺布寄给工布查布的书信里可看出，祂对历史方面有非常高的学识

能力，问的每一个问题都非常刁钻，可说每一个都能写出一整本书、都可作一个专门的研究

题材，非常难。

所以工布查布没给祂回信，要么是这封信、这文献遗失了，但财旺诺布其他所有相关资

料里都没提到收到工布查布的回信，所以要么是送信的人贪图了信所附带的黄金（有把黄金

跟信一起寄过去），要么是寄到了、工布查布无法回答就放着了，不清楚。但工布查布应该

不会看不起祂，因为他毕竟是章嘉大师的大弟子，在章嘉大师座下应该也听过很多财旺诺布

的事情。

看第三世章嘉大师的传记，他对祂又尊敬又忌惮——非常忌惮祖师的法力。所以后来很

多事件，皇帝问他「这是谁的化身」，章嘉大师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财旺诺布，觉得只有祂才

有那么大的神通法力去做一些一般俗人无法理解的事。

工布查布虽在清朝被称为那时代清廷学识最渊博的学者、能精通四到五种语言、翻译了

几个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但其中一个著作、即翻译五台山的《圣地志》。五台山的《圣地

志》，过去有一些翻译，也有一些学者写过，比如八思巴大师当国师期间特别写了关于五台

山的一个吉祥赞，赞里就形容了五台山圣地的面貌。

另外，第三世章嘉大师在 1767、68 年之后也写了一部《清凉山圣地志》，不过这应是

翻译的版本。后来章嘉大师的大弟子土观大师，他自己著作里也提到，他们本来看的是过去

所写的《五台山释字》，但内容过于简单；另一部翻译成汉文的、里面翻译错的东西很多，

所以恳请章嘉大师重新写了一部详细的五台山释字。

他这里讲的「翻译成汉文里面错误繁多、晦涩难懂」，应该指的就是工布查布翻译的那

个版本。因为在章嘉大师 1767 年之前比较重要的一个版本，就是工布查布依据五台山释字

的汉文版转译成藏文的。财旺诺布也听闻工布查布翻译了这版本，所以书信里也提到，可不

可以把他翻译的版本给祂阅览观摩一下。

不过好险也许没寄过去给祂，否则祖师看了可能也会不高兴、觉得上面怎么那么多错

误。总之，除了五台山释字这版本被后来土观大师批评外，其他部分还可以，至少没太多人

批评。

但五台山释字的内容比较偏近故事的记述，若这种故事记述的翻译都有很多错误，那翻

译佛经或其他内容更深邃、名词更繁杂的东西，照这样看，工布查布的翻译能力也许不那么

强，或者说他在藏文翻译上不那么专精——他很博学，但不是每一个都很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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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最著名的五台山誓志藏文版，是由一位蒙古翻译师、大概十九世纪的尼加纳希拉曼

自己翻译的《五台山誓志集明镜》，成为后来西藏关于五台山的文献里最著名、也最被认可

的版本。今天继续往下说。这里提到「人王法王颇罗鼐因宿业与净因所感，颈部生出俗称驼

峰之肿块，不久之后便去世了，王位由其子继承」。

这里讲的「人王法王」，就是上堂课提到祂对颇罗鼐王的尊敬称呼：一方面肯定他在佛

教与政治方面的贡献——政治上他平息了各种战乱、稳固了整个西藏政局，不愧为「人王」

之名；再者，他对后来佛教尤其旧译派传承的弘扬复兴与建筑修复做了很大贡献，又以自己

全部家产大量、无偿地印制大藏经、分发给很多寺庙——这是颇罗鼐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他自己可以过荣华富贵的生活，但从年轻到老，有一件事永远没中断，就是不断布施供

养，把所有得来的财产全拿去布施供养；只要发生什么事、想解决什么大事，他会做更大的

布施供养，甚至为圆满这些广大善行还到处贷款、借钱、乞讨，凑齐后再全拿去做，所以在

这部分，财旺诺布也尊他为「法王」，即他对教法的贡献。

他往生的事件没有很多明确记载，除祂与其他一些大师有提到外，现在能看到的西藏、

蒙古文献档案里，都没特别保留关于颇罗鼐往生的圣旨或官方文件。

目前能看到的，是给颇罗鼐的孩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一份谕旨，由驻藏大臣颁发，里

面提到是皇帝从军机处寄来敕封的，要求钦差驻藏大臣去向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降旨：「郡王

颇罗鼐因颈疮病故而往生，由那木札勒继承其父郡王的爵位。

」当然，这边祂的传记里提了他是宿业与净因所感——宿业可能是颇罗鼐过去杀生的罪

业，再加上所谓净因，可能是为平定战乱、自己也发动了很多战役、杀了很多人（虽然杀的

也有一些是坏人）。但不管善恶业都要承担果报，所以不知是不是因杀了一些人、砍头的原

因，他脖子上才长了这颈部肿瘤而死亡，这也是很大的可能。

因果轮回丝毫不爽，不会因为我们做什么就不用承担果报。但这算是比较小的果报，因

为从文件看，虽然颇罗鼐长了这肿块，但并没有说他有非常挣扎痛苦，而且里面提到是生出

肿块不久之后就去世，代表痛苦时间很短暂，没有久病、没有挣扎很久，这也算一种好的果

报了。大部分是若得了很严重的病、又死不了、每天非常痛苦地挣扎、拖很多年，那种是业

报非常大的。

所以颇罗鼐虽有杀生的罪业，但也许因他很多是为教法贡献、为老百姓安宁，所以恶业

没持续很久、感受的痛苦也不多，某种程度算是一种善终。后面「王位由其子大力巴特尔继

承」，这里讲的「大力巴特尔」不是人名，而是过去清朝的一个尊称与官衔的组合。

「摩吉」是人主、君主、人中之尊的意思，大部分指王室家族成员里的领导者；「大力

巴特尔」其实是蒙语与满语的混合，即蒙语讲的「台吉」、满语讲的「巴特尔」，是同样的

意思，代表如大海般勇猛的英雄，是一个官衔称号。这边提的最主要还是后来的儿子那木札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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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颇罗鼐的儿子不止一个，他最主要、也是自己最喜欢的，是大儿子珠尔默特策布登—

—以清朝的翻译叫「朱尔墨特彻布登」，意思是「不变受命坚固」。虽然给他这样的名称，

但这大儿子没活很长，比较可惜。早期，颇罗鼐最倾向、最喜欢、也认为最有出息的儿子就

是这大儿子策布登，因为他是跟着父亲颇罗鼐四处征讨的。

像 1727 到 1728 年西藏发生的卫藏战争、导致当时总理康济鼐被杀，颇罗鼐起兵讨伐

时，策布登就跟随父亲一起东征、到处征战，并展现出非常卓越超群的军事指挥能力。以至

于后来这事之后，除了他父亲颇罗鼐被撤封外，他也得到很多奖赏，包括清朝中央与西藏政

权都给他赐予「台吉」的封号，就是这时获得的。

当然小儿子们应该也同时获得，但最主要是大儿子策布登获得这样的封号。之后，隔一

年又发生阿里地区的动乱：当时清朝与颇罗鼐政权想阻止新疆那边准噶尔汗国由西面边疆突

袭西藏、把西藏作为战略重地的计划，为防止这事，整个阿里地区的军权全交由大儿子策布

登掌管。

他掌管后，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军事能力，在阿里地区驻守长达近二十年，布下阿里藏军

的严密防御网，不仅防范准噶尔军入侵，还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情报网络，将清朝与颇罗鼐政

权的情报工作人员派驻到克什米尔、拉达克的边境地区，能随时向清廷与西藏政府传达周围

所有国家的变动，成为当时边疆防务的核心支柱，是个非常厉害的人才。

所以不管西藏政府、清廷还是颇罗鼐，大家心里都认定策布登一定是颇罗鼐的第一继承

候选人，没有任何怀疑。但也许因他不断四处征讨的杀业影响、又或被派留在边疆气候不

好，导致最终大约 1740 几年时，策布登身体开始出现问题、状况越来越差。

虽然他也娶妻生子，但他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跟他爸爸一样，很喜欢穿喇嘛的衣服，

也常去拜访高僧大德求法、自己也很努力修法，所以据说他后来比较倾向于做一个修行人、

对政治没那么多兴趣。也在这之后，颇罗鼐的第二个儿子、即前面讲的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趁

势崛起，开始担任藏军的总司令。据说他性格非常强悍，管理数千蒙古骑兵，有军事强人的

风格。

此后大约后十年左右，颇罗鼐考量到为稳定政权，决定打破传统，没让策布登拥有继承

权，改立那木札勒为继承人，得到乾隆皇帝的正式批准。到 1747 年左右颇罗鼐往生后，那

木札勒继位成为西藏总理。但刚上任的那木札勒非常忌惮他哥哥策布登，因为他想：虽然自

己已当上王，可可哥一样有能力。

他对哥哥应该很不了解——哥哥长年镇守边疆、两人没什么往来——所以一直以为哥哥

也是个军事强人、怕他跟自己争天下，觉得他手握阿里重兵、又有合法继承人的名分，所以

对他起了很严重的猜疑。

此后，那木札勒多次向清朝驻藏大臣与乾隆皇帝诬告策布登，指控他在阿里为非作歹、

封锁商道、压迫寺院、私自出兵，想逼清朝去废黜逮捕策布登，但都被驻藏大臣与清廷弹

劾、压下来了。一直到 1750 年左右、即乾隆十五年，策布登在阿里突然生病死亡。这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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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札勒才释怀、放弃了对哥哥的怀疑，对外说「我们兄弟感情坚稳如山」，又为哥哥举办了

非常隆重的丧礼。

但清廷后续对那木札勒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在调查的罪状报告中特别提出，他们怀疑

1750 年策布登的死亡不是正常病死，而是那木札勒为除去后顾之忧、密谋派人毒杀或暗杀

了哥哥。当然最终没有确切证据，但当时的调查人员写下了这样的判断。

西藏文献里就有一份乾隆四十三年的文书，是关于后来策布登的儿子继承席位的情况—

—因为后来那木札勒发生了很多事，最终被诛杀了。怎么回事呢？这是 1750 年 11 月左右发

生的「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与驻藏大臣殉国事件。当时的背景是，乾隆皇帝派驻的驻藏

大臣叫拉布敦，还有另一个叫傅清。傅清是乾隆皇帝岳父李荣保的次子，也就是孝贤皇后的

弟弟傅恒的兄长。

傅清与拉布敦两人作为驻藏大臣，在颇罗鼐往生之后被派驻到西藏。一方面朝廷那时对

那木札勒抱有怀疑，二方面大家对他评价很差、说他性格不好、特别有野心、有很多密谋想

法，并且觉得策布登是他害死的、不认为是正常往生，所以也怀疑他最后会去勾结准噶尔来

驱逐驻藏清军。当时清朝与西藏隔得远、资讯传递也落后，他们很怕那木札勒以闪电战的形

式突然把西藏完全掌控。

所以傅清与拉布敦两位驻藏大臣觉得，若真叛乱爆发、后续清军再派军来平乱，对整个

国家、对西藏整体的动荡会有很大影响，所以想到的方法是先发制人。在确定那木札勒真想

勾结各地军队、密谋夺取西藏所有权力后，两人在 1750 年 10 月左右，假意说朝廷有发下圣

旨为由，把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请到驻藏大臣官邸，在让他下跪听旨时，傅清当场把那木札勒

斩首了。

结果那木札勒被斩首后，他的眷属与军队非常愤怒，不断围攻驻藏大臣官邸，最终傅

清、拉布敦及驻藏大臣内的所有军队全被那木札勒的党羽屠杀殆尽，据说当时官兵与商民共

一百二十余人全部牺牲。这事发生后，乾隆皇帝接到汇报，并没有追究这两人假传诏旨的罪

过，这算是清朝一个特别的事件——假传圣旨却没受降罪、反而受到褒扬。

乾隆皇帝当时特别称赞这两位驻藏大臣为平定战乱下了苦心、做了牺牲，功劳非常大，

所以给予傅清大臣隆重的葬礼。也因为这件事之后，清朝在 1751 年之后颁布了《西藏善后

章程》，正式确立了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喇嘛共同管理西藏的政治体制，就是因这事之后

颁布出来的。

前面讲的乾隆四十三年发布的文书里，是关于那木札勒被诛杀之后、让策布登的儿子继

位的：文书提到，辅国公那木札勒病逝，从原告文中并无明确记载其公爵是否可世袭罔替，

于是向皇帝请示是否可准让策布登的儿子诺布彭措去晋袭爵位；

又说策布登原是镇国公的地位、没犯过任何过错却被弟弟那木札勒所弑杀，后来真相大

白、策布登是清白的，所以皇帝允许册封他的孩子来承袭这位置。这是当时一个这样的背

景。财旺诺布的传记后面又提到，这时祂接触的应该是还没死亡、刚继位的那木札勒。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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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赐予「王」（即中文的郡王）的封号，藏语也翻译成这译音「王」，给那木札勒封

号与授印。

那木札勒管理政事时，驻锡地是宁江诺尔简，他常常好几次邀请财旺诺布到他的驻锡地

给予加持传法。这驻锡地宁江诺尔简译过来是「柳叶宫」（宁江诺尔就是柳叶，即具柳叶的

宫殿——有些人说是头发垂落的意思，但应主要是叫柳叶宫）。在宗教上，过去财宝天王或

金刚手菩萨的宫殿也叫柳叶宫。

地理位置上，应指现在西藏拉萨一带一个有名的庄园「宁江诺尔简庄园」，分布从拉萨

到山南一带。据说这江诺尔简庄园后来算是一个蛮有名的家族、后被称为江诺尔简家族，那

边后来也出了很多冠上江诺尔简名号的贵族名人学者。

总之，祂到宁江诺尔简，为那木札勒与当地王族贵族灌顶、授法，赐予成熟的灌顶及口

诀教授，以及财神、护法等众多随许灌顶，又为那木札勒做除障、沐浴的仪式，还修喜增、

即喜悦增业的火供，为这王子遣除违缘、防护回遮、消除障碍。我们会想：大家都知道那木

札勒那么坏，财旺诺布为何还要帮他做这些事呢？

一方面，第一是再怎么样，当时要尊敬这个合法的西藏领袖；二方面，以佛教的概念，

越罪大恶极的众生越需要救度——一般善良的众生不用花太多力气去救度，因为他们本身善

良、脱离轮回比较容易、也不容易堕三恶道；但做越多坏事、心地越恶劣的人，越可能伤害

更多众生、也越难脱离轮回，所以对这样的众生要给予较多的加持照顾，一方面也是保护其

他众生。

另一方面，这因缘也未到——就算你知道这是罪大恶极的众生，若因缘未到，任何人也

没办法诛杀他；就算因缘到了，诛杀也有诛杀的因缘、不是谁都能诛杀的，要跟对方有那个

因缘，没因缘也没有诛杀的能力。

再来，为那木札勒赐予灌顶教授，也是出于一个轮回的概念——放下世俗纷扰、以轮回

的大概念看，就算他现在是这样的坏人，但在轮回中他就是一个可怜的众生、一个流浪的灵

魂，偶然获得福报却做出那么恶劣的事，后面除了堕地狱不会有别的出处。对这样的众生，

除了悲悯、给予加持、希望他未来能脱离地狱痛苦外，也没有其他能做更多的了。

所以财旺诺布应该是出于这样的菩提心、这样的概念，才帮那木札勒赐予了这些加持、

说法与清除障碍的仪式。（先休息一下。）祂又和其他一些转世活佛见面。

像当时担任那木札勒上师的一位仁波切叫娘顿喇嘛——这边没提到娘顿喇嘛是谁，「娘

顿」大部分是指娘的家族或娘的地方、比较有名的成就者来担任的（就像「绒顿班智达」是

绒这地方家族的、所以叫绒顿），「顿」就是导师的意思。祂给这位娘顿喇嘛上师灌顶加

持。还有另外一位叫仁增嘉措，在当时也是蛮重要的人物。

仁增嘉措在 1717 年准噶尔入侵西藏、随后颇罗鼐崛起平定内乱时，颇罗鼐需要找一个

能安定民心、又在边疆势力方面有一定威望的人物。仁增嘉措本身是阿里古格地区的王室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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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又是当地的宗教领袖，同时拥有世俗与宗教的双重权力。他们家族在卫藏与阿里边境地

区有自己的堡垒与领地。

准噶尔军过去大规模破坏宁玛派时，这家族的城堡领地本身有仆人、有军队，能起到保

护抵御的作用，所以当时除了逃去卫藏的人以外，另一部分人是投靠到这家族的领地里去

的。

看这部分，大家要知道过去这些庄园为什么可以拥兵自重——因为以前的政治与社会结

构不一样，很多战乱、村落部族之间的征战时常发生，任何一个庄园若没有独立的经济与军

事能力，很快就会被人吃掉，这是不得已、是当时的社会现况，不是刻意想发展自己或有什

么野心，就算不想做也得做，否则很快会被有野心的人攻打掉。

总之，因为仁增嘉措拥有这样的权力，所以颇罗鼐王传记与史料中记载，颇罗鼐掌权后

为安抚西藏各方势力、修复被准噶尔战火摧残的宗教、稳定边疆，拉拢了当时拥有王室血

统、也深具民心的宁玛派高僧仁增嘉措及其家族的众多传承上师，多次邀请他们到后藏与拉

萨地区主持大规模的消灾护国法会，常常供养、举办持明海众的修法仪式，来安定西藏社会

民心。

所以他本身在当时就是个非常有名的大人物。

仁增嘉措除了社会政治方面的贡献外，本身在宁玛派教法源流史料里也有记载，是北伏

藏与阿里伏藏重要的教法继承人：在北伏藏多杰扎的传承中，他亲近第三世多杰扎仁增·贝

玛钦列，接受了北伏藏的持明命要与大圆满的教法，所以在多杰扎遭准噶尔军摧毁、第三世

多杰扎仁增·贝玛钦列遇害之后，他是当时少数保留北伏藏教法并传播下去的重要传承上师

之一。

第二，因他本身有阿里王室血统背景，继承了阿里王氏家族早期的伏藏法传承，其中包

含阿里班禅的传承等，并将这些家族的伏藏和后来新起的一些新译伏藏法全部总汇、整理在

一起传播下去。所以他后面的弟子除了后藏地区的一些成就者，还有噶陀派也受他影响。他

是当时各方面都非常杰出、有重要影响力、成就也非常高、对佛法延续有重要影响的一位大

师。

祂就是传法加持给这位仁增嘉措大师，「尊者为其先后多次传授深奥的灌顶、口传与引

导教授」。此后，财旺诺布又对西藏的噶伦大臣官员、管理军事的谏官等众多政府随员，以

及各方云集而来的许多喇嘛、地方官，按个人心愿相应传授各种灌顶法教及除障法会。当时

其中一位执政大臣的长子、一位阿里古格王，也邀请了财旺诺布，祂也给予他们灌顶与法教

的传授。

所以可说，阿里古格地区当时所有的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也全都成为了祂的弟子。祂

的传法法脉其实很广泛，但仅在于法教上的传播、几乎不涉及政治，所以后来这部分成为一

个比较大的缺憾——因为没有政治上的庇护，法教后来的传承团体很难有规模地进展，但这

法门本身还是流传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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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尊贵的竹巴法王改道前来相会，两人相谈甚欢，财旺诺布为其传授了胜乐金刚五

大本尊坛城的灌顶，竹巴法王也献上广大的祈祷祖师长寿住世的大会供法会，以及非常丰厚

的供品。这竹巴法王就是竹巴噶举的领袖。

还有一位转世活佛也前来拜见、求取财旺诺布的法教，他有一座很有名的寺庙，现在译

作德乌拉寺，或叫德如寺、查乌寺，现在有些译成扎果寺（但会跟另一个扎果寺混在一

起），过去也译成扎姑寺等。这寺庙在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过去被称为藏南

「涅」的地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庙，隆子县周围过去是很多密法传播与修行人的聚集

地。

查乌寺过去有很悠久的历史地位。据说藏文史料记载，西藏佛教前弘期约八九世纪时，

有一位印度大成就者 Rawabo 选择在这地方闭关修行，并在那边兴建了一个佛堂、为那边的

宗教奠定基石。后弘期之后，著名的噶当派高僧涅扎果在这边扩建佛堂、成立起寺院体系。

后来这查乌寺经历了多个教派的交替融合：早期有噶当派，后来还有希杰派——即玛姬

拉尊佛母的希杰派法脉——后来也有竹巴噶举、格鲁派等教法在这地方弘扬兴起。总之，过

去最鼎盛时它是隆子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寺院之一，所以继承这德乌拉寺的家族与转世活佛

们，会直接以寺院名号作为自己的转世名号，所以这边讲的德乌拉活佛，就是继承德乌拉寺

转世世系的成就者。

后来大约十八、十九世纪，噶陀司徒仁波切的《卫藏圣地寺制》里提到这德乌拉寺，说

过去这寺庙有金顶法轮的大塔寺，并且佛像、经典、佛塔等身语意所依的圣物非常丰富；然

而到大智者仁波切后来去参访时，说过去有这样辉煌的历史，

但到他去时，那边因缺乏人护持整顿，最后被归入格鲁派名下，而当时管理这寺庙的格

鲁派僧众持戒不清净、修法持戒都不太清净，结果沦为一个比较庸俗的道场——有一些出家

人，但很多是有家庭的，可说是没落了、后面也不被人认同。但这寺庙附近是重要的圣地，

像它周围有多布尔伦济宗等山峦地区。

总之这「涅」的地方范围有点大，那边有很多重要圣地，比如拉丹宁玛大师在这地方挖

掘伏藏的圣地；附近有一座山，那边有莲花生大士过去修行的洞穴，一些圣地介绍里传说当

地有一百零八个泉眼、一百零八个小狮驼林的圣迹。

那边还有一些其他寺庙，尤其有噶举派几个很重要的圣迹，比如一座无头的蓝色佛塔，

据说是冈波巴大师母亲的灵塔；灵塔附近还有冈波巴大师的舍利塔，以及噶举派一些祖师法

体的灵塔，都在那一区块。总之，这山南隆子县有很多圣迹。像那边有一座「下密咒法洲

寺」，过去是宁玛派与竹巴噶举的高僧大德闭关修行的圣地、后来慢慢演化成寺庙。

噶陀司徒仁波切的《卫藏圣地志》里提到这地方，说抵达那险峻的多波巴之地，那边有

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有用黄金与铜融合铸造的、为身量两倍的佛像，以及财旺诺布的舍利

塔（高与箭等，应是一米多高），另有铜金合铸真人尺寸的绿度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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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地方还有一座祂的灵塔，有可能这灵塔就是过去的德乌拉活佛，因为他已在财旺

诺布座下得过灌顶、也许很信仰祂，后来迎请祖师的舍利子在那边安置了这佛塔。这佛塔不

很高——讲高与箭等（弓箭的箭），过去的箭再长应该也不会超过两米，所以最多一米多高

的小舍利塔。

这舍利塔现在也不知在哪，从周围铸造的圣物都是用黄金与铜铸造看，这种东西在战乱

时特别容易被破坏掠夺，所以有可能祂这灵塔也遭遇破坏；但这边没明确讲这灵塔也是铜合

金做的，所以有可能不是，若不是那就比较可能保留下来，只是若保留下来现在在哪也不知

道、需要我们去找寻。

所以我们知道祂的舍利塔不只在吉隆的 Maba 山那大塔旁边的舍利塔，在喜马拉雅山流

域很多过去祂弟子的地方应该都有，只不过很多历史演变关系现在大家可能忽略了或没找

到。但在当时噶举派自己的著作里，他自己参访时提到亲眼看到了祂的灵塔在这地方。

所以之前也很想去山南隆子县那边——之前提到那地方过去有记录有祂的舍利塔，但现

在在哪不知道，外籍人士也没办法去山南那地方，所以只能靠能去的人慢慢寻访考察。希望

以后若这塔没被毁坏、能被找到就非常好了。

噶举派的《卫藏圣地志》里除了提到财旺诺布的灵塔外，那边还有一尊那洛巴大师的义

成就像、会开口讲话的很重要的圣像，还有竹巴噶举非常有名的大成就者贝玛噶尔波亲手塑

造的三层楼高的泥塑释迦牟尼佛像，

左右两侧还有弥勒与文殊像、眉间用水晶塑造作为装饰；那地方还有过去竹巴噶举大成

就者藏巴嘉惹唱证悟道歌时、在岩石中自然涌现出来的观音菩萨像，还有密勒日巴大师的舍

利子，以及贝玛噶尔波大师在石头上留下的脚印手印等，

有非常多圣迹圣物。总之，噶举派讲的这地方现在看就在西藏山南的隆子县境内，是很

值得去朝圣考察的，但也需要有一点历史与地理的基础知识，否则去了也不知怎么找。此

后，财旺诺布为夏仲·努任仁波切——这也是竹巴噶举的重要领袖。「夏仲」是竹巴噶举一

个领袖法祖的敬称，「努任」是他们的直指传承、即血脉传承。

祂为这位夏仲·努任仁波切等好几位随从传授了香巴噶举五大密续的圆满灌顶与口传。

所以财旺诺布成为了竹巴噶举两大领袖的根本上师，所以竹巴噶举的教法里常常也有很多祂

传给他们的教法。竹巴噶举的创始人一般知道是藏巴嘉惹·耶喜多杰，他大约十二世纪左右

创立。

藏巴嘉惹是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的弟子，当时证悟了大手印的境界，后来到拉萨南方

找弘扬佛法的驻锡地时，刚好听到天空传出九声巨雷的声响。后来我们讲竹巴噶举的「竹

巴」，「竹」就是雷声、雷与龙的意思，竹巴的名号就由此而来。总之因他寻找时听到九声

巨雷、又出现各种祥云瑞相、认为是空行护法的吉祥预兆，后来就在当地建立了热龙寺，命

名这传承叫竹巴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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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竹巴噶举在藏巴嘉惹圆寂之后，他的继承人桑杰温与另一位重要心子尼奥尔加尔

家族，这两大家族在传承地位上产生了分歧，导致从此开始，竹巴噶举内部分为上竹巴与下

竹巴两个支脉。一直到后来，热龙寺的住持权与法王位置的分歧越来越大，因为后来出现了

帕竹的阿旺曲达与雅宗的阿旺·南嘉——这是十六世纪后来的一个分支，两个家族与信众各

有拥戴的人。

之前藏巴汗政权还在掌控的时候，因为藏巴汗与竹巴噶举另一个阿旺曲达的信众之间相

互站在一起，所以他们对阿旺·南嘉这边当竹巴噶举法王有一些竞争与压迫，后来导致阿

旺·南嘉大师带着竹巴噶举的传家之宝、即那尊自然显现的观音圣像，出走到不丹去。

后来他在不丹闭关修法，得到一些预兆，于是把整个不丹的许多地方势力与一些外道全

部收归进来，创立了政教合一的不丹国家。所以不丹这国家的兴起就是这样来的。财旺诺布

在他的时代，其实竹巴噶举的家族与家族、信徒与信徒之间的纠纷还是比较大的，祂在这地

方是有介入去调和这些纠纷的，这在很多史料里都有记载。所以不丹过去的王室也可说成为

了祖师的弟子。

一些史料提到，不丹内部后来又发生内讧，当时也向颇罗鼐求援，颇罗鼐与财旺诺布受

第七世观音尊者的委托，去跟竹巴噶举的这些领袖进行了调解。祂跟当时的嘉宗·晋美嘉巴

活佛——嘉宗温任活佛是一个转世世系的名号，当时应该是晋美嘉巴这位活佛在世，因为他

是 1725 到 1761 年的人——祂和他们进行了很多书信往来。

在祂的调和之下，后来不丹与西藏境内的竹巴噶举就调和成功了，至少在祂在世时，竹

巴噶举之间就没有再多的纠纷出来，这其实也是祂一项很伟大的功勋。

也在那之后，嘉宗温任活佛成为祂的弟子后，长期跟西藏地方政府礼尚往来，并在跟西

藏政府的谈判调解中，确保了不丹的喇嘛出家人能去冈仁波齐与阿拉季雪山朝拜、隐修的通

行权——因为从不丹去冈仁波齐这些圣地一定会经过西藏、等于跨国，跨国也需要政府同

意。所以这时夏仲仁波切也跟西藏谈判好这事，确保了这些修行人的朝圣权益。

但这位夏仲仁波切晋美嘉巴没活很久，据介绍他后来进行闭关、利益众生，但因他广大

的佛行事业遭人嫉妒，有人在他食物里下毒，所以大约 1761 年左右圆寂，是祂圆寂之后的

事情。后来又发生不丹与比哈尔国之间的战争、引发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兵反击，之后不丹下

一代的夏仲仁波切向第六世班禅大师贝丹益西求援，由班禅大师出面代表不丹政府向当时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调解。

第六世班禅大师的传记里就提到夏仲仁波切向班禅大师求援的信函，以及两人之间关于

法教的一些互动。后来班禅大师接受求援后，派遣波密地区的一位高僧大德作为使者前往加

尔各答，跟当时的黑斯廷斯总督促成、签署了英国与不丹的和平条约。总之，夏仲仁波切是

竹巴噶举及不丹政教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也是祂的弟子。

祂给这几位高僧大德传法灌顶后，又受当时西藏政府的邀请，在布达拉宫为西藏政府与

当时政局做了祈愿修法。当时来朝拜朝见的信众据说非常多，各方信众、各教派高僧大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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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到现场广献汇供，大家都为祂举办了非常盛大的祝寿大法会，呈现丰富的大曼达供与供

品，据说场面非常盛大。这样的情况也非常符合红度母的预言与后来的记述。

《迎取怀柔红度母取藏之情事·仙人明镜》的记闻中也讲到，祂取出红度母的伏藏、传

给第七世观音尊者、颇罗鼐王、敏珠林等高僧大德后，得到了红度母不可思议的加持，开启

了非常盛大的佛行事业。

里面提到，从此之后，财旺诺布不论去到哪里，都成为达官贵人、高僧大德、大寺院等

顶戴供养之处，并为这些人指引取舍之处、教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或怎么解决事情，

让当时许多纷争止息、正法弘扬于十方。此后，祂的心子里除了有噶玛巴、夏玛巴、达赤图

等，还有巴沃仁波切等，为弘扬祂的佛行事业，祂也依次为他们做了相关授记。

这授记其实很详尽，像噶玛巴每一世会有怎样的转世、夏玛巴会怎样转世、怎样的佛行

事业等，还有达赤图仁波切会有怎样的转世等，都是很详尽的预言。这预言到现在还是非常

重要、非常关键，对噶举派来讲——但里面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不好的部分大家

也不想讲，只讲好的。

并且令风马兴隆、顺缘汇聚、相续调伏、心与法合，并且与康、定诸君王，卫藏四邑上

下，洛与尼泊尔五王上下，拉达克、天竺某些君王等，皆为祂的悲心所怀摄，允许留存法

教、舍弃伤害友情的战争等，让许多年间整个社会犹如圆满时期一般。

后面提到，以财旺诺布的福德、以他当时的影响力，想当任何一个地方的国王都轻而易

举——他说就算这时宣道说「我要当西藏总理、或当尼泊尔王、当任何一个王」，也没有人

敢反对，他的影响力当时就是那么巨大，甚至他的佛行事业将如同萨迦派的八思巴一般统领

整个地区。

但财旺诺布对世俗法没有丝毫攀着，希望以舍世瑜伽士的行为与形象来利益众生，所以

放弃了这样的世俗事业。这在红度母取藏的书里有这样的记载。其他一些预言里也提到，祂

的愿力与福德足以称王，但祖师一直都不称王。

也因为他不称王，最后他的福德还是越来越巨大，到未来后面会有几世还是必定得当国

王、当好几个国家的国王，这在预言里有提到——当亚洲好几个国家的国王。好，今天就先

暂时讲到这里。

下一堂课，我们要讲之前在讲的噶玛巴、夏玛巴、达赤图仁波切的授记，尤其是夏玛巴

大师的事件——后面开始就是祂找到了夏玛巴的转世、并特意去培养夏玛巴大师，夏玛巴也

成为祂很重要的其中一位心子，这下一堂课会讲到。


